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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双桂巷王士骏故居，位于巷口北侧，建于清光
绪二十五年（1899）。古宅原为双台门、横三透、三天井
结构，是城内现存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东接卢洛平宅

“安易庐”、南临双桂巷、西沿天长南路（原支河）、北邻
黄岩区招待所（原王舟瑶“后凋草堂”）。古宅坐北朝南，
临巷台门门额“朝议第”。

近日，笔者经过黄岩天长南路，看到2013年被列为
黄岩区文保单位的王士骏故居正在全力修复当中，不
禁为之庆幸。感慨之余，用粗浅的笔墨，以时间顺序梳
理了他的学宦生涯。

仗义乡绅，蒙冤入狱

王士骏，清道光十八年（1838）五月初二吉时出生
于宁溪横街，取字吉人。王士骏从小在父亲的严加督学
下，跟从孔亦常（讳桂冬)等黄岩众多塾师学习，打下了
扎实的科举学业基础。考中秀才成亲后，育有二子。父
母去世后，他继承了几亩土地与一间小当铺，打算就在
宁溪做个有些声望的乡绅度过一生。

年轻的王士骏正直又热心，经常主动站出来处置
一些家族纷争。当时，宁溪有乡豪与沙埠岐田寨义兵作
对，岐田寨义兵焚烧了乡豪的豪宅。乡豪迁怒于调解纠
纷劝阻械斗的王士骏，认为是他从中作祟，烧了他家房
屋，劫了他家当铺。王士骏到黄岩县衙、台州府申诉，但
一直没有得到公正审理。

清同治三年（1864），乡豪兄长被岐田寨义兵杀害，
乡豪怀疑王士骏是幕后主使，向台州知府刘璈谗言。刘
璈对岐田寨起义恨之入骨，听信一面之词，未加详审就
将他关入大牢。王士骏在狱中得知家中的房屋和当铺
都已不在，只好断了经商的念想，开始发奋苦读，寄希
望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寻找出路。他坚持每天晚睡早
起狱中读书，这种迎难而上的求学精神感动了狱卒和
后任知县陈宝善。同治四年（1865），其冤案终于得到复
审，定为错案后，他被无罪释放。

苦学成才，赴闽上任

王士骏平安出狱，但他的嫡母李太宜人却因担忧
他的案情而一病不起。他悲痛之余，反复思考，认识到
读书的重要性，于是立志考取功名，才有机会为官一方
为民伸冤。他的好朋友王西垣骑尉非常器重他，长期不
断资助他读书，才使他能专注于学习。

同治十二年（1873），35岁的王士骏到台州府城参
加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高中榜首。次年，王士骏北
上入都求学，其间与众多名士作《消夏集》，倡和往复诗
篇众多，在京城名声大噪，但最后朝考未中，只得返回
家乡。

王士骏深受黄岩知县孙憙赏识，当孙憙担任鄞县
知县时聘请他为记室，帮助他校刻《求古录》《逊志斋
集》，文笔精审，至今辑有《求古录礼说校勘记》存世。孙
憙调任东塘同知后，邀请他一起前往共事。其间，山西、
河南两省连年发生灾荒，黄岩众多绅士参与赈灾。王士
骏的族叔鹤轩（江若幹岳父）在当地比较有声望，他汇
集不愿领奖绅士的三千奖金，用来资助他。他与同知孙
憙和太史朱桂卿商量后，将奖金入赀赈局使用。

清光绪六年（1880）六月，王士骏由浙江的几位上司
共同举荐到福建发审局任职。上任途经闽地分水关、福
鼎县、白林、福安镇、大王岭等地，他将沿途所见人文景
观，作诗记录在《南征日记》中。如《分水关》：“分水岭头
旧设关，浙疆尽处见桐山。南来心事知多少，第一关神引
路难。”再如《福鼎县（大危城）》写道：“分水关头据上游，
山居非屋水非舟。儿郎半逐潮生活，老死何曾识首丘。”

十任知县，闽域青天

王士骏到福建后，首先在发审局工作，光绪七年
（1881）八月，他被任命为漳州平和知县。那时当地民风
彪悍，百姓常常械斗。他上任不久，就募集壮士缉捕前
犯。他按事实剖决曲直，对过错方予以惩罚，对有理方
颁发公告并张贴广而告之。处理完毕，他立即打道回
府，不收任何费用。因处理得当，械斗发生前就解决的
纠纷占了九成左右，其余纠纷最终也都能得到解决，消
除了百姓的许多无妄之灾。

王士骏高度重视司法公正。他将诉讼案件分为三
等，涉及全村合族的作为第一等重要，一接到状纸立即
批准开审；双方争讼坟山林地的作为第二等重要，限期
半个月判决完毕；其他的每月例行处置。任上三月，为
两个死囚平反，平息了三起到京上访大案，陈年积案基
本公正处理完毕。

光绪十九年（1893）冬，王士骏调任松溪知县，这时
他已在福建第五个县任知县了。松溪县地处武夷山脉
中间，十年九灾，经济落后。王士骏到任后设立劝耕教
织所多处，带领百姓勤劳致富。松溪县城被水冲坍，他
悉心谋划加以设计，历时三年修筑城墙，光绪二十四年
（1898）六月竣工。时至今日，松溪县城城墙仍存 1982
米，城门上仍存他题的“寅宾门”三个大字，是一处宝贵
的文化遗产。

离开松溪之后，王士骏辗转福建各地，还曾出任福
清知县，政绩卓著。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签订
《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仙游一县就摊派到2.4
万两，当时又逢旱灾，百姓无力上缴捐税，天怒人怨。福
建巡抚考虑到王士骏的人望，1902年初再次任命他为
仙游知县。他上书请求减免，但未获批准。当年五月，当
地百姓和税局的矛盾突然激化，闽浙总督派军队镇压，
许多无辜百姓受到伤害，这就是仙游历史上著名的“抗
税暴乱”。为推卸责任，知府反诬王士骏处理不当。这年
秋天，王士骏被免职，并充军至张家口。

从光绪六年（1880）六月开始，至光绪二十九年
（1903）在福建任职 23年，王士骏历任漳州平和、福安、
闽县、仙游、松溪、福清等地知县十任，政绩斐然。每到
一地，民众公认称他为“王青天”，王舟瑶《赠王吉人大
令叙》文中称王世骏为“古循吏”。王咏霓也曾在《道西
斋尺牍·与王吉人大令》中称他治闽有“青天”之谣。

谪戍豪杰，痛失故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士骏因事充军张家口，这
次处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是触及灵魂的。
或许从此时起，他对自己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封建王朝
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这个王朝已经腐朽不可救药。在被
押送张家口的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癸卯因事遣戍
燕北，旅次有感，因题以志意。逊荒老人玺云氏书。”

充军期间，王士骏带着一批苦役选地、备料、盖房，
管他人的劳保用品和薪水发放，办厂生产各类生活用
品，采办织造机、印刷机等。张家口现有的织造厂、印刷
厂、家具厂、玻璃厂，如果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么其创
始人就是王士骏这批当年大清囚徒。

与此同时，当年在朝廷军机处的领班章京，俗称小
军机的同乡好友王彦威一直在努力为他平反。光绪三
十年（1904）四月十三日，王彦威终于给他带来好消息，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下了《得弢兄书通知恩诏
减免书》。然而，还没等到正式批文传来，五月十三日，
王士骏就接到了同乡好友俞棣笙的急件称王彦威一病不
起。这个消息让王士骏急得手足无措，匆匆从张家口赶
到京城王彦威府邸，与众多乡人一起料理王彦威后事。

王士骏和王彦威曾在这年春天时约定，一起勒马
收帆，回老家安享晚年。如今王彦威与世长辞，羁于远
道的孤臣“歌谁和、泣谁问，缓急谁为援手”，王士骏心
中之痛又能与谁说。

平反昭雪，课子育孙

光绪三十年（1904），王士骏平反昭雪，光绪皇帝御
批赦令，这份赦令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回家前，王士骏拜访了福州人金台书院掌教、五城
学堂总教习林纾。林纾告诉他15年前从京都回到福建
家乡，听当地父老乡亲传诵他治闽政绩，并从邻居高耕
云那里知道他当年“断案、题捐、试士”等往事，羡慕了
10年，苦不相识，终于机缘巧合相得一见，深为感动。王
士骏的斐然政绩，由此可见一斑。

66岁的他终于回到了离开30多年的故乡，后来在
双桂巷王宅书房——“抱冬心馆”作了一首七律《正觉
寺消夏》，录呈给临海葛咏赏（逸仙），请他指正。这幅行
书表达了他晚年颐养天年、诗酒怡园的心志，至今，手
札仍然存世——“大千世界半尘嚣，溽暑终输佛地消。
老树枝疏藤补荫，小园秋至菊生苗。主人诗思无元白，
座客豪情比札侨。独有江郎才思尽，不将桃李报琼瑶。”

据黄岩第二高级中学王永清老师撰文叙述，王士
骏晚年过上了“课子弄孙”的幸福生活。西方列强先进
的科学技术给王士骏带来了强大的震撼，他认为只有
科技才能振兴中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子孙
学习列强的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在他的影响下，儿子
王琎、王珽，孙子王启东，孙女王宝琳，外孙柯俊等人都
曾在外国求学，学业有成。

情系桑梓，吉人天相

王士骏回到黄岩课子育孙之余，仍然心系桑梓，全
力创办学校、备警禁烟、振兴实业，甚至与其他众多乡
绅一起维护当地文脉。在清末民初的《王秉辰日记》中，
他多次以“王士骏老伯”出现在文中。

现在的黄岩百年老校——锦江小学，1904年由喻
长霖、王舟瑶、王士骏、柯逵等创立。原名黄岩公学，借
用文昌祠，由王士骏主持学务。

1906年，王士骏受聘清献中学堂监督，在一年的时
期内，他聘请专家和名师到校任教，增加了物理、化学、
生物等课程，改革旧式教学方法，对黄岩中学影响深远。

1915年，王士骏带头聚资重修杜范墓。至今，记载
《重修杜清献公墓记》碑拓仍然存在临海市博物馆。
1916年，王士骏去世，享年78岁。

参考文献：王棻《柔桥文钞》、民国《黄岩县新志》、
《永宁逸秀——近代黄岩乡贤书画碑拓古籍文献》、《王
士骏日记》

（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黄岩双桂巷“朝议第”王士骏

吉人天相 闽域青天 在泳溪乡的支持下，天台陈舟宝先生的《鱼米奇缘》
于今年5月出版发行。我收到陈先生赠送的大作，翻开书
页，墨香隽永，乡情萦怀。

陈舟宝先生年过八旬。他在退休后，发挥余热，以老
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写了天台三部曲，在《鱼米
奇缘》之前，已有《打捞沉船——天台老手艺寻踪》《巧得天
味——天台传统美食记忆》两本书出版。《鱼米奇缘》写的
是泳溪乡的自然风物、民风民俗和人文精神，陈先生通过
文字创作了一幅景色优美、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画卷”。

泳溪生态优美，再插上文学的翅膀，未来可期。文学
的能量说小就小，说大便大。闻名文学界的《一个人的村
庄》，是刘亮程30岁在乌鲁木齐打工时创作的。这部散文
集让全国知道了刘亮程，知道了能让他在书写中抵达故
乡的“黄沙梁”。后来刘亮程到菜籽沟这个村庄买下一座
废弃的学校，成立了木垒书院，自己搞创作，同时开展研
学活动，成为闻名全国的文旅品牌。刘亮程说：文学是心
灵的沟通术，这是一种古老但永不过时的交流方式，作
家需要建立起自己跟一个地方的心灵关系。文学能让不
同种族、宗教的人们，达成理解与共识，在无须翻译的花
香鸟语中，敞开我们同样坦诚的心灵。

还有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由作家李
娟的同名散文集改编而来。跟随电视剧的热度，新疆阿
勒泰的旅游热度迅速上升，这股由诗和远方汇聚的流量
也为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带来启示。

想起浙江常山县作家周华诚。半年前，我在杭州拜
访过他。周华诚原为《杭州日报》记者，辞职回到老家常
山县种田，发起了一个名叫“父亲的水稻田”项目。他花
一年时间全程记录父亲在老家用古法种植生态水稻的
过程，并邀请城市人和他一起到父亲的水稻田里体验插
秧、耘田、收割。这种模式以“稻作文化”为基，为乡村发

展注入文化的养分，让父亲的水稻田从 3 亩发展到 520
亩，为村里增收数百万元。用文学之光点亮共富之路。这
是艺术乡建助力共富的有力实践。如今，周华诚已把老
家五联村建成一个以水稻和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村庄，中
国第一所村级“稻作文化馆”建成开馆。同时，他还与周
边村庄联手，建立了共富工坊。“父亲的水稻田”走出了
五联村，水稻田也实现了从卖稻谷向卖体验、卖文化的
转变，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IP。

文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的话题，用文学滋养心灵，让
心灵回归文学，让文学回归社会。一位作家曾说，文学创
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程。对作
家刘亮程来说，一个村就是一本散文集，对作家周华诚
来说，一个村就是“父亲的水稻田”的品牌发源地。

泳溪是徐霞客游天台山的首游地、首宿地、首餐地，
“香米、香鱼、香茗”等特产有一定知名度，地理位置独
特、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景观美丽。泳溪乡举办丰收运动
会渐树品牌，重大项目建设陆续开工上马，值得记录，值
得抒写。美丽如画的自然景观、百姓辛劳生活、乡村文化
建设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活水，身边原汁原味的人和事
需要有人写，美好的故事需要有人讲。

那么，如何为乡村振兴插上文学的翅膀呢？笔者认
为，通过机制平台、招引人才，开掘这座文学富矿，打造
艺术家村落，推动艺术乡建实践，催生更多有影响力的
作品，以书为媒，讲好泳溪故事，让更多的人在此读书、
行走、创作。同时做好衍生产品的开发、销售，带动共同
富裕，打响乡村文旅融合项目。

当然，实现这一切，需要宣传部门、文联组织的牵线
搭桥，需要作家、艺术家的创造付出，更需要地方政府统
筹的智慧。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协作共赢，厚植乡村
文化根脉，那么“乡愁”中自然就会有“远方”。

文学，另一番乡村景

10月 27日晚，荒
诞喜剧《驴得水》在温
岭大剧院上演。3 天
前，这里刚刚上演了
根据日本著名推理小
说家东野圭吾同名小
说改编的悬疑舞台剧
《回廊亭杀人事件》。
接下来，温岭大剧院
还将有越剧《鹿鼎记》
《盘夫索夫》，音乐会
《琵琶即宇宙》和《梁
祝：一生所爱》，舞台
剧《荆楚映象》等精品
演出上演。

黄晓慧 摄

温岭大剧院温岭大剧院““好戏好戏””连连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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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骏松溪县城城门“寅宾门”碑刻

▲王士骏故居双桂楼前天井


